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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先驱者孙诒让

●张　彬

【内容提要】　孙诒让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浙江兴学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自 1896 年起 ,先以私人名义在家乡

陆续创办瑞安学计馆、瑞安方言馆、温州蚕学馆和瑞平化学馆等专门学堂 ,其后又以学务官身份在温州、处州两府 16

个县推动小学和中学的设立。他兴办的新式学堂以学西学、培养实用人才而名噪一时 ,也因绅商集资兴办的方式引人

注目。他从事的兴学活动 ,不仅使浙南的教育萌发了生机 ,而且对全省教育的近代化起了先导和表率作用。

一个世纪之前 ,浙江和全国各地一样 ,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 ,教育也进入了从传统向近

代化转变的起步阶段。当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批判旧学、传播西学、倡导新学的宣传活动之

时 ,最先将倡导新学付诸实践的是瑞安经学大师孙诒让 (1848 - 1908)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消息

使他再也无法继续埋头考据之学 ,为施展报国之志而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今天 ,当我们踌躇满志奔向 21 世纪之时 ,缅怀孙诒让的兴学业绩 ,弘扬他的爱国精神 ,对于发

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一

浙江是传统教育基础十分深厚的地区 ,南宋以来科名仕宦冠于全国 ,堪称人文荟萃的文化之

邦。浙江地处东南沿海 ,鸦片战争以后就有宁波、温州等地相继开埠 ,因而也是较早接受外来经济

冲击和文化影响的省份。当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冲撞之时 ,每一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着痛苦的

抉择。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长期封建传统教育中形成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一时难以

改变 ,固步自封 ,坚守传统 ,反对变革。但也有一批知识分子 ,饱受前辈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 ,忧国

忧民的思想特别强烈。他们摒弃了盲目自大的传统心理 ,在中外经济、文化的比较中 ,感受到了西

方国家的强盛和西方教育的进步 ,开始把目光从古圣贤的经典移向域外世界 ,希望从先进的资本主

义国家的富强道路中寻求中国富强的良方。孙诒让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孙诒让的家乡瑞安隶属于浙江东南部的温州府 ,背山面海 ,又有飞云江横贯东西 ,土壤肥沃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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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宜人。该地受永嘉学派渊源流长的学风影响 ,文人学士辈出 ,且向有注重实事实学的传统。孙诒

让的父亲孙衣言和叔父孙锵鸣均为清末翰林 ,同是永嘉学派的传人。前者历任安庆知府、湖北布政

使、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上书房侍讲等职 ,后者先后掌教苏州正谊书院、南京钟山书院、上海龙门

书院和上海求志书院。孙诒让自小受家乡人文环境的孕育和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 ,一方面造就了

深厚扎实的经学根底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救世振敝”的为学宗旨和“务实”、“应时需”的治学态度。

他虽几十年埋首经学 ,却从来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迂腐顽固之人。他之所以倾注大半生时间注疏

《周礼正义》一书 ,是认为“中国开化四千年 ,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 ,政法精详与今泰西

东西诸国所以致富若合符契”,试图从《周礼》中寻找治国良方①。他之所以精心研治《墨子间诂》,

也是赞赏墨子关于强本节用、兼爱非攻、劳身苦志、应变持危的思想 ,以为这种思想在当今之世也有

值得提倡和借鉴之处。正因为如此 ,面对西学东渐的滚滚潮流 ,他就不像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那样恐

慌、抵制和排斥 ,而是始终抱着学问无分新故、无分中外、“唯其致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不受

门户之见所限的博大胸怀 ,为他接受西学、转变观念铺平了道路。

孙诒让早年跟随父亲往来于京城和江淮之间 ,走南闯北的阅历不仅使他眼界大开 ,也有机会交

往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收益匪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章太

炎、梁启超等与他有书信往来 ,维新运动中活跃于京、沪、浙的浙籍人士黄绍箕、宋恕、汪康年、汤震、

张元济等均与之关系密切。因家乡远离省城 ,消息极为闭塞 ,为能及时了解外界的情况 ,孙诒让订

阅了大量的报纸杂志 ,如外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时务报》、《经世报》、

《湘报》、《知新报》、《新民丛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杭州白话报》、《浙江潮》、《民报》等。他

也购买了不少当时影响较大的新书译著 ,如汤震的《危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梁启超的《变法通

议》、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等。正是由于如此广泛的结交和如此广泛的阅读 ,使他

虽僻居家乡 ,却能随时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不断从新书新报中汲取新知和力量 ,从而在思想上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

而真正促使孙诒让走上资产阶级改良道路的 ,则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年轻时即以经学上的成

就而扬名的他在科场上却连连失意。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 ,年近五旬的孙诒让正好在北京

参加礼部会试 ,但依然不中。国家战败的耻辱 ,个人科场的失利 ,使他痛定思痛 ,幡然醒悟 :自己大

半生倾心研究的经学 ,原来“刍狗已陈 ,屠龙无用”;多年来孜孜追求的科名仕宦 ,也是索然无味 ,于

国无补。孙诒让与其他爱国知识分子一样 ,在国家遭受危难之际 ,激发起极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从此断绝功名之念 ,放弃考据注疏之学 ,毅然走上了居乡兴学的教育救国之路。

二

浙江新式学堂的兴办不算太早。19 世纪 60～80 年代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已出现实施

“方言”教育、“武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洋务学堂时 ,浙江除了少数教会学校外 ,全省教育仍基本按

照传统的模式在那里运转。这种状况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才得以改变。1894 年 ,甲午战败的耻辱

惊醒了国人 ;紧接着 ,变法维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而来。浙江人在北京任官者颇多 ,在上海做事

的也不少。这期间京、沪、浙三地的浙籍先进知识分子表现得异常活跃 ,他们或成立学会 ,或创办报

刊 ,或发动兴学 ,彼此间来往密切 ,声气相投 ,共同奏响了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前奏曲。然而 ,最早冲

破旧学藩篱、创建新式学堂的并不是省城杭州的开明官吏或士绅 ,而是浙南瑞安的孙诒让。

孙诒让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培养算学人才的瑞安学计馆。他认为算学是西学中最重要的

学科 ,“泰西一切政教理法 ,无不以数学为根底”,欲学西学必先打下算学基础②;并且瑞安历来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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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历算的传统 ,以此打开缺口 ,容易得到绅商们的支持 ,减少各种阻力。瑞安学计馆于光绪二十二

年 (1896 年) 三月正式开学 ,孙诒让在《瑞安新开学计馆序》一文中明确提出 ,办馆的目的是培养新

式人才以适应时代需要 ,大处讲可“待国家之用”,小处说亦可“以泽乡里。”③学计馆和传统的算学

不同 ,它要求学生不仅要精通历算 ,掌握一定的专门技术 ,而且应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立志变法图强

的抱负和宏愿。在教学上 ,学计馆一方面开设中外算学、物理、化学、体操等近代课程 ,购置各种西

学书籍、挂图和仪器设备 ;另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 ,经常讲授“中外交涉事

务、各国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 ,每日择简明切要者 ,讲习一、二条 ,以广见闻而裨实用。”④

在此后的几年中 ,孙诒让又创办了三所专门学堂。一所是仿照京师同文馆、上海广言方馆等

例 ,于光绪二十三年开办的瑞安方言馆 ,以学习东西文为主。光绪二十七年 ,为节省开支 ,该馆并入

学计馆 ,改名官立瑞安普通学堂 ,设中文、西文、算学三个班。一所是同为光绪二十三年开办的温州

蚕学馆。孙诒让认为养蚕是浙江传统的副业 ,丝绸业本是“我国独擅之利”,面对东西方国家的激烈

竞争 ,必须开设一所用科学方法训练养蚕技术人才的学堂 ,“搜集历来相传的中国种桑养蚕古籍 ,兼

乎近代新译出版的法、意、日本各国蚕桑学书作教材 ,以资教习。”⑤另一所则是孙诒让与瑞安金晦、

平阳杨景澄、吴庵箴等人集资 ,于光绪二十五年在温州城内建立的瑞平化学堂。在孙诒让看来 ,算

学是学西学的基础 ,化学是致富的灵丹妙药 ,“泰西之学 ,由艺以通于道 ,而化学尤为专家盛业 ,究极

微妙 ,弥纶大用。”⑥只要懂得了化学 ,农工商各业可以做到“一艺百获”、“其益无穷”。这种说法虽

有夸大之处 ,但在当时对于宣传科学、促进科学教育无疑是有益的。

孙诒让在瑞安、温州一带率先开办的四所专门学堂 ,其中瑞安学计馆、温州蚕学馆、瑞平化学堂

是国内同类学堂中最早的专门学校之一 ,瑞安方言馆则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外语学校。这些新式学

堂以学西学、学实学、培养实用人才而名噪一时 ,也因绅商集资兴办的方式引人注目。它们的创办 ,

不仅使温州一带的教育顿时萌发了生机 ,而且在浙江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全省教育的近

代化以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 ,起了先导和表率的作用。

孙诒让在兴学初期 ,因急于培养“应时需”的专门人才 ,以创办专门学堂为主 ;以后认识到发展

新教育必须从头抓起 ,并且应以尽可能多的国民为对象 ,逐渐转向发展基础教育 ,兼及培养师资的

师范教育。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温处学务分处宣告成立 ,孙诒让被温州、处州两府学界公推为

温州学务分处总理。于是他便开始在浙南两府 16 个县全面实施其教育构想和兴学计划。温处学

务分处自成立之日起至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孙诒让病逝而撤消 ,仅存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在此期间 ,

尽管由于守旧的官吏、劣绅、儒生百般刁难破坏 ,以致“怨谤间生 ,阻碍百出”,以及由于筹集学款、征

募校址等问题 ,与方方面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孙诒让仍依靠两府绅商 ,凭着满腔的热情、坚强

的毅力和无私的精神 ,克服重重阻力 ,筹集经费 50 万 ,成立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二百余所 ,加上温

处学务分处成立之前所设立的学堂 ,温、处两府的新式学堂共达三百余所 ,使浙南的新教育得到很

大的发展。

众所周知 ,浙江的杭嘉湖、宁绍地区 ,自然条件优越 ,人民生活富裕 ,教育一直比较发达 ;而浙南

各县大部分以山地、丘陵为主 ,交通闭塞 ,经济落后 ,尤其处州府的庆元县、景宁县和温州府的泰顺

县等均为“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口稀少 ,历来是文化教育的荒漠地带。正因为浙南、浙北的差距甚

大 ,孙诒让的清末兴学从家乡瑞安开始波及到温、处各县 ,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清末浙江

有关教育的统计 ,温、处两府的中学堂和实业学堂数量明显高于全省的平均数 ,小学堂数量虽然不

显优势 ,但这与两府各县山地多、人口少有很大的关系。可见 ,孙诒让不仅以瑞安学计馆的创办最

先拉开浙江近代兴学运动的序幕 ,而且以其出色的兴学业绩使浙南和浙北的新教育同时起步 ,比翼

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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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清末浙江的兴学运动中 ,孙诒让是筚路蓝缕的先行者 ,更是硕果累累的成功者。考察其教育

思想和实践 ,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发动绅商 ,大兴私人办学之风。

温州一带历来文风鼎盛 ,各县各乡取得功名者多 ,世代为官者多 ,士绅阶层势力较大。他们原

本以儒学为立身之基 ,中外通商以后逐渐开始分化 :一部分投资开办企业 ,或转而投入商界 ,这些人

眼界开阔 ,思想束缚较少 ;即使在大部分居于乡间的士绅中 ,甲午战争以后 ,弃旧学求新学的风气也

越来越盛。孙诒让懂得兴办新式学堂不能仅仅依靠官办 ,还必须依赖民间 ,采取私人办、众人集资

办等多种形式。他深知在绅商中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 ,也有捐资兴学的潜力可挖 ,关键是如何组织

发动 ,如何募集学款。总结孙诒让的做法 ,首先是自身带头捐资 ,亲作兴学的表率 ;其次是成立各种

学会 ,集结绅商的办学力量 ;再次是通过大量宣传 ,鼓动绅商的办学积极性。他的兴学活动前后共

计 13 年 ,期间温、处两府兴办的 309 所学堂中 ,官办的只有 30 所 ,主要是中学堂、师范学堂 ,其余

279 所均为私人捐建或集资兴办。由此可见 ,在孙诒让的组织发动下 ,民间绅商成了浙南兴学舞台

上的主力军。

第二 ,争取支持 ,借助行政力量兴学。

自 1896 年浙江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瑞安学计馆创办起至 1904 年的九年中 ,先是瑞安、温州等

地有几所专门学堂 ,以后温州府各县也先后创办了一些初等、中等学堂。然而 ,孙诒让并未满足于

此 ,他身在瑞安 ,心系整个浙南教育 ,尤其对处州府各县尚无一所新式学堂出现而自己一介布衣难

以跨越地区有所作为的状况感到不安。出于对国家、民族的一种责任感 ,他坚信“非广兴教育 ,无以

植自强之基”⑦ ,必须对广大人民实施普通教育。当时正值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为推动各

地兴学 ,明令省城设学务处一所。经留日学生黄群、吴钟�、陈琪的提议 ,孙诒让等人即以温州、处

州两府偏僻为由 ,强烈要求两府合设一学务分处 ,以利新教育的推行。温处学务分处成立后 ,孙诒

让即作为负责人以学务官的名义 ,依靠两府有能力且热心教育的地方名绅作助手 ,在浙南这片以山

区、丘陵为主的土地上 ,创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

第三 ,改良风俗 ,推动地方兴学。

近代学堂的出现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必然会遭到传统习俗的反对 ,因此 ,孙诒让在兴学的同时

还致力于宣传新思想 ,注重对地方风俗的改良。光绪二十八年冬 ,他发起组织瑞安演说会 ,规定每

月初一、十五开常会 ,召集城郊各学堂师生及农工绅商各界到会听讲 ,演说内容包括中外历史、中外

时事、科学知识、县政兴革、农工商实业等专题。据回忆 ,“每次演讲 ,坛无隙地 ,亦无中断 ,中外时事

尽输各界脑筋 ,收效极大。”⑧成立演说会的同时 ,孙诒让还在瑞安城内成立劝解妇女缠足会。解缠

是妇女走向文明、寻求解放的第一步 ,他要解去的不仅是束缚她们的缠脚布 ,还要打开禁锢妇女身

心的传统势力的枷锁 ,还她们被剥夺了的受教育的权利。光绪二十九年 ,孙诒让与萧侃共同创办了

女学蒙塾。该女塾是浙南第一所女子学堂 ,也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女学之一。在他的提倡下 ,浙南随

后办了不少女学 ,截至光绪三十四年初 ,全省女学共计 46 所 ,温、处两府就有 20 所 ,占了将近一半。

第四 ,训练师资 ,巩固兴学成果。

在新学堂创办初期 ,随着教学内容的更新 ,最感困难的是师资问题。省城学堂的西文、西艺课

程 ,一般都是重金聘请外籍教习 ,或是聘用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任教。温州地处僻壤 ,交通不便 ,外地

人均不愿应聘 ,因而教师大多仍为本地的塾师和儒生。他们对西学一所无知 ,教学方法也十分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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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若不改变这种状况 ,新学将陷于有名无实的境地。为解决这一矛盾 ,孙诒让在光绪二十九年与

林文潜等人成立师范教育研究会 ,以研究解决各学堂师资问题为主旨。同年 ,他又组织了师资读书

社 ,购置与教学有关的书籍、报刊 ,供大家借阅 ,提倡相互探讨 ,相互交流教学经验。这确实不失为

因地制宜、提高师资水平的好办法。以后 ,他在进一步发展地方教育的同时 ,又先后开办了几次培

养师资的讲习班 ,如音乐讲习班、博物讲习所、理化讲习所等。靠短训班培养师资只能解一时之渴 ,

终非长久之计。光绪三十四年 ,孙诒让积极筹办的温州初级完全师范学堂正式成立 ,为以后浙南新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大批受过专门训练的师资。

孙诒让是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浙江兴学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在国难深重的关头拍案而起

的爱国精神 ,以发展“本州教育为己任”、团结绅商艰苦办学的务实精神 ,以及淡于名利、任劳任怨、

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

当年 ,有多少像孙诒让这样的知识分子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厄运 ,在“教育救国”思想的感召

下 ,披肝沥胆 ,奋斗不已。今天 ,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 ,同样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

以先人为榜样 ,脚踏实地 ,为实现“科教兴国”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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